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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紹駒 

 

個人簡介 

1928 年生於廣州，原籍東莞。少時念私塾，後入讀廣州第六小學和第五十七

小學。1938 年廣州淪陷，赴港投靠親人，後遷居虎門。1939 年再度來港，次年以

軍人子弟身份，入讀廣東兒童教養院第七院。1942 年，升讀力行中學。1944 年，

考入廣東省政府無線電班，被派往保安司令部通訊大隊。和平後，復員廣州，先

後被調往海口及廣州灣。1948 年，逃至香港，於啟德機場無綫電臺工作。1954 年，

轉至婆羅州。1964 年返港，於大東電報局工作，直至退休。 

 

童年生活 

我叫陳紹駒，讀書時的名字叫陳慎遵。原籍東莞街口，即現在的長安。1928

年，我在廣州出生，住在倉邊路的外公家，即仁和里對面。1我兄弟姊妹很多，包

括兩個哥哥、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妹妹排行最小。母親自小接受良好教育，其

余氏家族為東莞虎門的首富之家，當年會請一些秀才來教導母親。由於父親聰明、

讀書很好，故請了他去，後來更把女兒嫁給他。母親婚後生了六個男孩，又很想

生個女孩，最後如願以償，生了妹妹。我們從小就由守寡的二伯娘照顧，後來母

親請了一個奶媽來照顧妹妹，不料奶媽愛睡，結果把妹妹悶死了。母親本來就有

肺癆，生了很多孩子後，病情加劇。妹妹去世後兩年，她也去世了。那時母親才

三十六歲，我虛齡約十歲。母親去世後，爸爸娶了她陪嫁時的女傭，我們叫她彩

萍姐。她的地位提升後，馬上變臉，變得不念親情。 

 

至於父親，他排第六，還有一個妹妹，我們叫她七姑。父親畢業於英皇書院，

1926 年免費入讀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後來在廣州市西南中學教高中數理化。爸

爸念英皇，和大伯爺陳秀峰有關。有一次，大伯爺在清水灣游泳時，遇上外國人。

由於他會講英語，就跟那個外國人交談起來。後來那個外國人介紹大伯爺到美國

讀書。畢業後，大伯爺在美國三藩市中國領事館工作，但不知是當清朝還是民國

的秘書。後來他升為總領事，回國後就擔任汕頭海關總督。他有錢後就卸任，回

到香港做生意。他叫父親不要留在鄉下，來香港讀英皇，然後考港大。當時香港

                                                        
1 仁和里即現今東莞的仁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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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大罷工，父親很討厭那些外國人的所作所為，就回到廣州，在西南中學教書，

那時他好像還沒有在港大畢業。 

 

大伯爺中年過身，他女兒的年紀和父親差不多，當時父親是同輩中唯一的男性。

大伯爺很厲害，雖然中年早逝，但他與劉德譜，2還有另外一人共同創辦了油麻地公

司，3那時候還沒有天星公司呢。大伯爺賺了點錢，但後來好像炒金失敗了。不過他

那時已把財產轉到伯娘名下，以留後路。大伯爺有一個兒子，在香港長大，我們叫

他守勤哥。1938 年，他在香港結婚，父親到香港主持婚禮。守勤哥娶妻的時候，很

多人以為伯娘會把產業分給兒子，但她沒有。堂哥很孝順，和父親一樣，也是讀工

程的。後來他去了雲南建設滇緬公路，沒想到不小心從高處墮下，撞傷了頭，結果

變得癡呆，數十年來也是如此。而伯娘就把產業全部據為己有，直至去世。 

 

當年父親主持堂哥婚禮時，見到一個遠房親戚，即我們的大姨婆。她女兒王

少莪本來是越南華僑，在父親、丈夫去世後，大姨婆帶她回到香港。後來父親娶

了她，帶她和彩萍姐一起回廣州。舉行婚禮時，哥哥和王氏兩個子女都在場，但

我沒有出席。1938 年，王少莪和當時 60 歲的父親結婚，後來又生了一個兒子，我

們一直有聯絡。1939 年，爸爸不做教師了。那時媽媽有個同學的丈夫叫王光海，

他既是薛岳將軍的親戚，4又是他的秘書長。王光海叫父親一同去薛嶽將軍那裡做

參謀。結果父親加入了長沙的軍隊，把王少莪也帶去了，他們在那裡就說是王光

海的親戚。父親在那裡，又生了一個兒子。1939 年至 1945 年期間，他留在長沙。

他是參謀，不須上陣打仗。 

 

廣州淪陷 

上小學前，我讀過私塾，但不夠十天就走了。私塾由那些穿長袍的秀才教授。

上課時，三人坐一行，老師的兒子坐一邊，一位同學坐中間，我坐另一邊。有一次，

老師的兒子欺負中間那個同學，我見義勇為，一個左勾拳，把他打得流鼻血。那時

我只有五、六歲，立即被人趕走。「快拳轟鼻傷師子，見義勇為憶少年，重罰當堂遭

                                                        
2 劉德譜，廣東寶安縣人，香港著名華人領袖劉鑄伯先生之子。年少時，活躪於港滬粵商界，曾獲

國民政府三等嘉禾章。1924 年，與友人集資創辦油麻地小輪有限公司，並擔任總經理。 
3 1920 年前，香港渡輪服務由多間公司經營。1923 年，香港總督司徒拔引入專營權制度，當時由

以劉德譜為首的財團，取得來往中環至深水埗、旺角及油麻地航線間的航線專營權。後更名為「香

港油蔴地小輪船有限公司」（The Hongkong and Yaumati Ferry Co. Ltd），簡稱「油蔴地小輪」。 
4 薛岳，字伯陵，廣東韶關樂昌人。抗日時期的重要將領，曾獲中華民國一級上將。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9%BF%E4%B8%9C&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9%BF%E4%B8%9C&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9%90%E6%98%8C&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8%8F%AF%E6%B0%91%E5%9C%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8%8F%AF%E6%B0%91%E5%9C%8B&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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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退，雙親待我卻如前。」這是我憶述此事的詩作。 

 

於是，母親決定在家教我。入小學時，我不用讀初班，便直接從一年級下學

期讀起。第一間念的是鄰近廣州六榕寺的第六小學，第二間好像是五十七小學，一

直讀到 1938 年。我在正規小學讀到三年級，後來因逃難而暫時停學一年，直到入

住兒教院後才繼續讀書。入讀兒教院時，須考試分班，我獲安排入讀第三班，再念

一班便小學畢業。 

 

1938 年 10 月，廣州發生大轟炸。我和兩個哥哥、弟弟及王少莪兩個兒子，七

人一同逃難到香港。大哥和二哥出來工作，在九龍巴士當收票員，我和第六個弟弟

則住在大伯娘家，鄰近長沙灣大球場。住了沒多久，大伯娘說地方不夠，我們只好

離開。我們向她借錢，但過了不久，她便計較起來。父親來信說當年她兒子讀大學

時，向他借了很多錢。當年堂哥在優先股沒到手前就到內地讀書，經常向父親借錢，

打算日後繼承家產時才還給他。爸爸信中說堂哥所借的錢，已經夠我們全家開支。

後來爸爸叫我們回廣州，因為情況稍微好轉了。所以我們在香港住了不足一年，便

回去了。 

 

回去後，因廣州被日本空襲，生活也艱苦，我們就回到虎門的祖家去。爺爺是

中醫，買了屋子，住在虎門。回到虎門，我沒有讀書。當時我外公已經去世，因此

不能投靠外公家。1938 年 10 月，日軍從惠州打過來，又轟炸虎門。虎門失陷後，

我們經長安，在南頭乘船去香港。大概 1939 年到香港，那時好像快要過年，我們住

在元朗堂姐家，即大伯爺的大女兒那裡。我們住了沒多久，就搬到英隆園鄰近的東

頭村，即現在的元朗火車站。我住過東頭村，也住過英隆園。那時大哥和二哥外出

工作，家裡只剩下我們幾個婦孺。 

 

不久，彩萍姐兩個兒子死了，最大的也只有四歲。那時香港有很多小孩子去世，

家人只用布包裹他們，放在白楊樹旁邊，待翌日黑箱車來收拾。記得那時天天都有

黑箱車來。後來父親叫王少莪的母親、大哥和弟弟，先去長沙。他們先坐船到汕頭，

後坐車經韶關往湖南長沙。二哥則在外工作，只餘下我和彩萍姐在香港。不久，爸

爸說日本人快來了，不可住在元朗，要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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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廣州被日軍攻陷，爸爸寄錢來，叫我和彩萍姐也上長沙。那時我十一、二

歲，便和彩萍姐坐白銀丸號去廣州，並在西濠口登岸。登岸後，住了兩天。當時日

本人在每個路口加設碉堡，路人經過要鞠躬。我和彩萍姐走過時，剛好日兵進去了，

我們便沒有鞠躬，不料他走出來大聲呼喝，我們便立刻回去，向他鞠躬。不過五年

後，我十七歲，在軍隊當無線電訊員。那時輪到那個日本仔向我敬禮。所以說：「寧

欺白鬚公，莫欺少年窮」呢！我們在西濠口，即廣州西車站，購票坐小船北上。那

時蘆包是國民黨軍隊管轄的區域，沒有船直接前往。我們得先到麻奢，再轉往蘆包，

然後在蘆包坐快船去韶關。記得那時麻奢位於交界處，屬三不管地方──國民黨不

管、日本人不管、遊擊隊也不管。 

 

1940 年，我在樂昌和爸爸會合。薛岳將軍是樂昌人，他派父親去樂昌九峰替他

建祠堂和修祖墳。韶關上一點便是樂昌，樂昌再上就是坪石，過了坪石就到湖南。

那時候王少莪又生了一個兒子，對我們不太好，我在樂昌也沒有讀書。所謂「一山

不能容二虎」，彩萍姐在樂昌待了幾個月後，就加入了省政府在韶關辦的婦女生產工

作團。二哥則在粉嶺的農藝園工作，當時農藝園的正團長是何雁淩，副團長是元朗

鄉紳梁省德。我則進入兒童教養院。 

 

兒童教養院 

日本人佔領香港後，很多人逃到兒童教養院的發祥地韶關沙園。哥哥住在兒教

院第七院，他見到兒教院生活很有秩序，就介紹我去了。當時何巧生是院主任，即

分院院長。她的哥哥是父親在廣州市西南中學的學生，所以見面時他稱父親為恩師。

後來爸爸、阿嬸、弟弟和我四人，在樂昌坐火車去韶關，找到沙園兒教院後，就把

我們留在那裡。當時兒教院主要收留三種人，第一是軍人子弟、軍人遺孤；第二是

經福利機構介紹來的孤兒；第三是從日本佔領區搶救回來的難童。因為父親是軍人，

所以我就以軍人子弟身份，進了兒教院。 

 

那時淪陷區的兒童，幾乎沒有機會讀書，即使有機會讀，也只能讀日文；加上

日本人隨時殺害中國人，淪陷區兒童的處境十分危險。因此搶救兒童，成為當時國

家的政策。兒教院成立的目的，就是搶救淪陷區的兒童。它接收的難童越來越多，

加上不少軍人（尤其是湖南軍人）把子弟送來兒教院，所以我到兒教院數月後，沙

園便額滿了。故此，兒教院便把一班人轉送到連縣去。兒教院人數增加，規模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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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所需經費也更多。當時宋美齡知道兒教院辦得出色，便派人來二院參觀視察。

那人回去後，向她報告，說兒教院辦得好，於是宋美齡就資助了一、二、三院，所

以同學們就有鞋子穿了。但資助金額有限，第四、五、六、七院皆未得資助。 

 

  沙園兒教院有五個區，即五座樓房、五個營房。我在第一區讀三班，算是高班。

那時顧問委員會把兒教院定為四年制，我讀第三班，即第三年級，一年後便升上第

四班了。院長希望我們成才，而非只接受救濟，所以請了崔載陽先生來，5讓他召集

一些名人和教授組織編輯委員會，編寫《新中國兒童課本》。那時候我們只學三科，

即中文、數學和政治，其中政治就是講我們和日本人打仗的事情。 

 

我們穿童軍裝當作校服，童軍裝又叫「偷貓袋」，因為裡面的棉花，在天冷時會

掉到衣服最底部，聚成一團，乍看像藏了一隻貓。我剛進兒教院時，看見大家沒有

鞋子穿。初時我有鞋子，但不久被人偷去賣了。在兒教院的四年，我都沒有穿鞋子。

學校原來給每位學生一雙草鞋，當大人物來參觀時便穿上，但平時我們絕不會穿，

天冷時也一樣。那時每天都有早操，有一次，一個年紀比我小的同學哭著說：「下雪

還要操。」老師才不管那麼多，畢竟她有鞋子穿呢。 

 

此外，兒教院有很多醫療所。我剛到時，聽說院裡死了很多人，不過它安定下

來後，就少很多了。當時痢疾肆虐，各個分院都缺乏醫藥，有不少學生因此病死。

第二分院某班有四十人，病發後只剩下不到三個。那時有種外國的藥叫「金雞納霜」

(Quinine) ，6中國還不懂製造，只靠進口，而滇緬公路就是進口「金雞納霜」的唯

一途徑。那為什麼會有痾痢呢？當時河水污染了，而我們又在河邊洗米和洗澡，所

以就染病了。此外，那些搶救回來的小孩，差不多有一千人，很多都有水土不服的

情況。 

 

兒教院每班有四十個同學，由兩個導師管理。記得我班的導師叫馬慧時，另一

位叫謝麗瓊。除了導師，那些年紀小的兒童還有奶媽照顧。導師有雙重身份，既是

家長，又是老師。我們兒教院的創辦宗旨是「家校營場」，意思是它擔當家庭、學校、

軍營、工場的角色，並實施「管教養衛」的教育理念，管即管束，教即教學，養即

                                                        
5 崔載陽，廣東增城人，民國時曾任中山大學教授兼師範學院院長、大學研究院院長及教育研究所

主任。 
6 奎寧（Quinine），俗稱「金雞納霜」，用於解熱與及防治各種瘧疾。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8%A7%E7%96%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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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飯吃，衛即保衛。兒教院的紀律很嚴明，絕對不允許大同學欺負小同學，若有人

觸犯，便要馬上受罰。 

 

兒教院的生活也很有規律，我曾作詩記之：「軍號頻吹快起床，河中洗澡十分忙，

歸來內務需齊疊，集合升旗仰首看。」內務就是把那張氈子疊成四方形，且有稜角，

像豆腐一樣。在升國旗的時候，我們一邊看升旗，一邊唱歌，天天如此。看完升旗，

我們便上課。上完課便吃午飯，飯後又上課。我們有時會幫忙製作麥芽糖和挖地種

菜，有時會上山砍柴。第一區的同學，人人都要上山砍柴，或者割草，還記得當年

在伐松樹時，鐮刀突然掉下來，結果弄傷了我的右背，現在右背上仍有傷痕。 

 

兒教院的學生，來自五湖四海，說甚麼語言的都有。我們上課、唱歌時用國語，

日常溝通用廣東話──沙園較多廣東人，只有兩個外省人。不過小孩子擅長學習新

語言，那兩個外省同學很快便學會了廣東話。兒教院每區分八組，第一、二組為畢

業班，第三、四組為準備班。我就是屬於準備班的。第二區由第九、十班開始，這

樣慢慢順序排下去。我區同學的年齡相差很大，最大的有十四歲，我算是年紀比較

大的，同學們稱我為「老人」。 

 

吃飯時，我們大多蹲著吃，那時連老師也沒有椅子坐。我們以一個有六格的鋅

鐵盤子盛菜，平時多吃芽菜、白菜或蘿蔔，但沒有肉吃。在沙園，只要風一吹，菜

便鋪滿沙子。1941 年，三藩市華僑領袖司徒美堂和一班人到香港訪問，7並獲安排

參觀兒教院。司徒美堂看見我們生活的情況，非常難過！回去後，便舉辦籌款活動，

又捐贈衣服、鞋子、藥物、魚肝油等物資，送給兒教院。但僧多粥少，那些資助該

如何分配呢？最後，每班挑選兩個最孱弱的同學，到院主任的飯堂吃飯。我身形瘦

削，結果獲挑上了。那時除了白米飯，我們還會吃三樣菜：豬肝、瘦肉和一個蒸熟

的雞蛋。我們吃的是軍米飯，有些人稱它為「倉底飯」。那些米是有洞的，被蟲蛀過。

不過每區只有八個人能到主任飯堂吃飯，機會難得。吃完晚飯，我們還會滴魚油精

呢。當時其他同學很羡慕我們！我們在那裡吃了一個月，然後拍了一張照片，寄給

司徒美堂。 

 

                                                        
7 司徒美堂，廣東開平人，為著名旅美僑領及中國洪門致公黨創始人，並曾參與孫中山領導的民主

革命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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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中學 

當時兒教院還辦了師範和工農院，8師範學生將來可以當初級教師。此外，還

有力行中學，它是正規中學。除了那些想當教師的女學生外，同學們的第一志願多

為力行中學，因為高中畢業後可上大學。當時力中在蓮塘，在兒教院總院旁邊。讀

畢業班時，同學們就在蓮塘訓練一個月，學習中、英、數等，那時約有三百人參加。

八月底，參加筆試，接著面試，並由院長主考。她會了解我們的為人及家庭狀況，

比如問父親現在的情況等。成績好的同學，才能考入力行中學。如果獲得取錄，面

試後就不用回七院，可直接入讀力行中學。當時大概有一百五十人考進力行中學。

如果有些同學無意讀書，院長便介紹他去做事。 

 

我們在兒教院畢業時，也寫過紀念冊，並保留至今。當時謝麗瓊老師說我勤快，

又聰明，但身體不好，希望我將來能夠成為運動家。八年後，我真的參加了渡海泳，

從九龍游到香港。我一共參加了兩次，第一次在 1950 年，次年又參加，每次都成功

游到對岸。 

 

在力行中學時，須要寄宿，衣食住行皆由學校提供，所以我很感激國家。力行

中學的校服是草青色的，是那種有個口袋的童軍服，跟兒教院的差不多。天冷時，

我們也沒有長褲穿。力行中學的男生約佔百分之七十，男多女小。1942 年至 1944

年間，我在力中讀書，並曾在 1943 年在第三班考到第一名，但學校沒有發獎品。其

實那時我剛病倒，回家休息。那一年教務主任實行新制，最佳成績或最乖的同學，

會升上一甲班；成績最差或品行不佳的同學，便去二丙班。我考第一名，卻被編去

了二丙班，自此我便無心向學。到了三年級，那個教務主任走了，學校恢復原制，

我也升上了三乙班。 

 

那年十一月，我還沒有畢業，卻考上了廣東省政府的無線電班。9當時政府需要

熟悉無線電的人才，因此開了一個訓練班。校方貼出通告，看誰有興趣，我因無心

                                                        
8 按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記載：「爲了讓兒教院的畢業生能升上中等學校讀書，從 1940 年起，陸續

開辦了實驗中學部（後改為私立力行中學，簡稱力中），北江簡易師範學校（後改名廣東省立江村

師範學校，簡稱江師）和北江農工職業學校（簡稱北職）」。見《烽火歲月：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回

憶錄》，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編輯組，1995 年，頁 21。 
9 按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記載：「1944 年 11 月 18 日，有 56 名兒教生考上該無線電訊班，在韶關

黃崗入學。力行中學學生占半數以上，其餘來自江師與北職，計有廖由祥、盧國雄、龍亮駒、葉錦

明、陳慎遵……」。見《烽火歲月的豐碑：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回憶錄》，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編輯

組，1995 年，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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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學，便去報考。當時約有六十人獲取錄，全是男生，且多是兒教院同學，只有兩、

三個是外面的人。那時我約十六、七歲，獲取錄後，便離開力行中學，去了廣東省

政府行政幹部訓練團。那行政幹部有什麼人呢？第一是科長級別或以上的行政人

員，第二是警察學校訓練的人，第三是臨時政府人員。 

 

無線電班 

我們就在黃崗訓練，教官是政府官員。1945 年初，我們訓練了一個月，日本仔

打到韶關，我們便逃往東江龍川。我們每個人都背著槍，和校長、老師一起走。我

們大概有六十支槍，因為槍和子彈都比較重，所以我們只好走一天，休息一天，一

共用了二十天時間。我很喜歡看書，因此帶了很多書，其他東西則不得不捨棄。當

時龍川全國聞名，因為上北京的公交路經過龍川。我們住在龍川的祠堂。軍隊生活

就是這樣，去到哪裡，都會住祠堂。我們在祠堂裡訓練，其間主要學習收發情報。

那時接受訓練，還會得到零用錢呢。 

 

無線電班結束後，很多同學被派到東莞、惠州的縣政府，餘下二十人（包括我）

被派到廣東省保安司令部通訊大隊。我們每人有一支槍，每次出門都要帶上。軍隊

有糧餉，每月獲發千多元，當時每支毛筆約二十元。我有個很善心的隊長，他向上

級請求把我的糧餉調整到三千多元。當時我們只須交伙食費，不用買米。最初進去

保安司令部時，我是見習官，即準尉見習官，負責收發無線電。 

 

1945 年 8 月 15 日，我們還在龍川，司令部、省主席也在龍川。有一天，隊長

請我們吃晚飯，每個電臺派了兩個人去，最後共有五人去。我不知為何沒興趣去，

就在祠堂睡覺。隊長回來時拍拍我的肩膀，說：「陳慎遵，抗戰勝利了。」當時我還

以為做夢，第二天我們就一起去喝酒慶祝，結果喝醉了。 

 

1945 年 9 月，省政府的軍隊要回去了，我回到廣州的省政府保安司令部。那時

中國已經勝利了，但因船不多，所以有些日本人仍留下來。省政府命令那些留下來

的日本人去掃街。有一次，我和台長及一個服務員出去，雖然沒有帶槍，但穿著制

服，其中一個日本人，就是五年前拿槍要我回頭敬禮的那個日本兵，竟走到我們面

前敬禮。時移勢易，真是「莫欺少年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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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四處調動，1946 年至 1947 年間，我在海南島海口。1947 年 12 月，我

還穿著棉褲，就跟隨電臺調去廣州灣。廣州灣叫做粵桂南邊區，不屬於廣東省政府

的管轄範圍。粵是廣東，桂是廣西，南是廣西南路。那時我們在粵桂南邊區剿匪總

司令部。1948 年的 10 月，我離開廣州灣，在那裡前後不足一年時間。 

 

回港團聚 

1948 年 10 月，我從廣州灣坐船回到香港。我並非辭職，而是「開小差」，即私

逃。一旦被捉，就要被槍決了。由於軍隊不讓我辭職，我趁台長到廣州拿新機的時

候私逃。那時剛好有船準備前往廣州，我得知後，就立即收拾東西，並將錢和公印

交給一位上士兵。10那個士兵也知道我要私逃，但這種事在當時來說很普通，只怕人

把錢也帶走而已。我把錢交給他，叫他三天後才打電報告訴台長。此外，粵桂南剿

匪司令部有三個分台，我在其中一個電台工作，和湛江市政府電台的官員很要好。

那官員答應為我在電台工作三天，這樣那三天便沒有人知道我走了。此外，我打的

電報並非直接給司令看，而是給翻譯官看。那個翻譯官正好是我力行中學的同學，

他是第一屆的，我是第三屆的。他又幫我守住消息不發，這樣我才可以順利逃走。 

 

我坐在前往廣州的船上，心裡很害怕。我真是大膽，那時台長和總司令部都在

廣州呢！如能坐船直接抵達香港，該多好；但航班太少，只能坐鐵路。我在廣州留

宿一晚，第二天坐火車去香港。1948 年的 9 月，我回到香港過中秋節。三天後，台

長知道我逃跑了，但仍跟我通信，叫我把香港的地址給他，大家保持聯絡。他回去

廣州灣的時候，途經香港，更來找我。我們喝茶聊天，我又送他到佐敦道碼頭乘船。

後來他也私逃了，並來香港找我。那時我考入了啟德機場的無綫電臺，他還想我介

紹他到電臺工作。 

 

1948 年，我初回香港，帶著銀圓券，當時一銀圓券兌換成 1.26 港幣。我拿銀

圓券去兌換港幣，卻不能立即兌換。那時新的港幣叫港新紙，面值很大，所以每出

一次貨幣，物價就會調整一次，紙幣也會貶值一次。我記得當時要十萬元才吃到一

碗雲吞麵，但貨幣沒有十萬元那麼大，所以我們將面值一萬元的錢疊起來，再用紙

捆好，用袋子裝著錢去吃麵。當時沒有人會親手數錢，畢竟大家都能建立互信關係。

以我在軍隊的月薪來計算，扣除日常開支，剩下來的錢大概相當於五元港幣。我把

                                                        
10 上士為民國時期的軍階，上士(Staff Sergeant)之下的為中士，上士之上的為士官長。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3%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3%AB%E5%AE%98%E9%95%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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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廣州灣帶回來的錢兌換成港元，以作保值。 

 

至於家人，爸爸和哥哥較我早一點回到香港。二哥還在大陸某市學農藝，後來

做了獸醫；在福州時，他曾被共產黨捉過，後來坐船回到香港。我還有一個弟弟，

在抗戰勝利初期和鄉親一起加入軍隊，去了臺灣受訓。他學做炮兵，訓練後就調去

青島。在解放戰爭時期，被共產黨捉了，後來成功逃走。在上海，他和一個當地人

很投契，離開上海時把公家留給那人。後來那個上海人幫助他南來廣州，1951 年 3

月他也回港團聚了。 

 

兒教院校友會 

1950 年，我曾組織同學會，但不成功。1954 年，我去了婆羅洲，其間跟李松

柏保持接觸。1965 年進入了大東電報局，又開始聯絡同學。直到 1973 年，我們終

於成功組織同學會。我和院長一直保持聯絡，1971 年左右兒教院院長從美國回來

探望我們，並一起在美麗華拍照留念，那天約有七十多人出席。大家再次見到昔

日的老師和同學，十分興奮，同學均留下聯絡方法。當時有人提議組織同學會，

第一班同學李剛在《華僑日報》經濟版做編輯，免費幫我們在報紙上刊登消息，

召集同學參加同學會。同學們看到消息後，紛紛參加。於是，我們在普慶舉行了

第一次同學會，當時有三百多人參加。大家推舉我做校友會籌備主席。 

 

一年後，我正式成為第一屆校友會主席。當時來了數百人，籌集了七千元，

但真正登記入會的同學卻只有百多人。那時香港政府嚴禁「左仔」，我們也有點害

怕，不過那些左仔卻沒有來。有人曾打電話給我，問我是左還是右，我說我沒有

政治立場。這百多人對政治沒有甚麼立埸，我們也不是搞政治的人。1972 年，我

們終於註冊成立了有限公司。1973 年，校友會正式成立，宗旨是聯誼和互助。至

於廣州校友會，1984 年正式成立，比我們晚了十一年。不久，廣州校友會開始編

印兒教院的《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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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紹駒 (2008) 

 
陳先生展示戰時手上的傷痕 

 
陳先生重訪蓮塘 (1984) 

 
2001 年陳先生重遊沙園河邊，作詩緬懷舊事。 

「抗戰時期武水邊、撐船老漢雨晴天、幾回呼我斬頭鬼、搭渡從來不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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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珍藏兒教院通訊 (1949) 

 

 
陳先生珍藏兒教院的童軍編隊橫章 

 

 
陳先生珍藏的力行中學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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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中、江師、北職歡送電訊班同學 (1945) 

 
力中歡送志願從軍同學 (1945) 

 
力中初二甲班同學 (1943, 蓮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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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德興先生於兒教院校友會成立一週年紀念日發言 (1974) 

 

   
陳先生珍藏兒教院《新生兒童大合唱》歌譜 (1949) 

 

   
陳先生珍藏兒教院時期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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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珍藏兒教院紀冊 (1942) 

   
徐蕙儀院長留言 (1942) 

 
同學留言，敵愾同仇 

 
兒教院校生活記事詩   


